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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的造型、精准的走时，一提到手表，天津
人会首先想到“海鸥”牌手表。作为第一批中华
老字号和津门老字号，海鸥手表承载了几代国人
的情感记忆，更见证了天津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壮大。

近代以来，以制表业为代表的手表工业蓬勃
发展，但以欧美品牌为主的外来手表充斥中国市
场，中国本土手表制造业没有一席之地。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制造业自力更生、奋起直追，在这样
的背景下，国产品牌手表应运而生。

天津手表厂是中国钟表工业的重要代表，其
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由天津市第一轻
工业局领导，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华北钟表厂和
私商怡威钟表行共同合作，成立了国产手表试制

组，即天津手表厂前身，这也是海鸥品牌的起源。
1955年，试制组选择仿制结构相对简单，适合当
时工业水平的苏联制“SINAGO”牌15钻三针粗
机手表。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4位有经验的
老师傅全力以赴的拼搏下，终于在当年3月 24
日，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手表——“五星”牌手表
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
历史，开启了中国制表工业的传奇历程。首次试
制成功后，试制组根据经验制定了《手表试制计
划草案》，并决定在第一次试制的基础上提高标
准，制造细机表，最终选择以瑞士“TITUS”（铁达
时）牌17钻细机防水表作为仿制对象。此后，随
着技术的不断提升和设备的引进，国产手表逐渐

进入量产阶段。
1957年 4月，天津手

表厂在“五星表”核心技术
基础上，推出“五一”牌手
表，到1958年10月，“五一
表”已形成批量生产规模，

为中国手表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天津手表厂不仅生产了“东风”牌机械手表，还成
功研制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海鸥”女表，并获得国家
银质奖。在天津手表厂的早期发展史上，经历了从
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其中，ST5机芯是中国第
一款自主研发设计的手表机芯，直径27mm、厚度
3.8mm，走时44小时，该机芯走时精度高，性能良
好，且基本实现了机芯零件的自主生产，并且出口海
外，装配该机芯的“东风牌”手表于1969年投产，
1978年年产量达120万只。由于其质量精良和自主
设计的特点，ST5机芯得到了较快发展，同时也开启
了天津手表厂不断自主研发更多升级机芯的序
幕。改革开放后，天津手表厂逐步转型，推出多款
自主设计的手表机芯，在 ST6 的基础上设计出

ST11等系列机芯手表，
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
一定的认可。经过几
十年的奋斗，天津手表
厂已发展为天津海鸥
表业集团有限公司，现
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的精密机械手表机芯
制造基地，机芯年生产

能力300万只，形成11个系列、200余个品种；成品
表年生产能力20万只，形成6大系列。

从第一块表诞生之日起，海鸥手表就没有间断
研发的脚步，目前已拥有完整的机芯生产线，包括自
动上链、手动上链、复杂功能机芯，其机芯性能稳定、
精度高，部分高端型号机芯达到了瑞士天文台认证
标准，展现出中国制表业的顶尖技术水平。经过60
多年的研发积累，海鸥手表掌握了代表国际手表制
造顶尖水平的双陀飞轮、万年历表、问表等超复杂机
芯的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中国制表业空白。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海鸥手表的产
品线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涵盖经典、复古、时
尚、运动等多种风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海鸥
手表在国内市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
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受到世界多国钟表爱好者的
关注，收获好评。作为老字号企业，近年来海鸥表业
紧跟时代潮流，闯入电商销售、专场直播、跨界合作
生产联名腕表等新赛道，传统制表工艺与年轻时尚
潮流碰撞交融，以赢得更广的新兴消费群体。

老人坐下来，掏出白沙烟点上。烟
雾弥漫开来，漫过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
往身后的树上飘去。那是一棵茂密的檄
树，留下满地浓荫，正好供人乘凉。檄树
结果，本地人谓之诺丽果，拳头大小，黄
绿色，表面颗粒状，据说食用这种热带水
果好处颇多。树下摆了长条桌，几把鲜
艳的塑料椅，一圈人围着老人坐下。桌
面凌乱散落着小孩零食、香烟、水杯。老
人坐到木长椅上，拿保温杯往玻璃茶杯
里倒水。茶水浑浊，黄褐色，打听才知是
咖啡混合了茶叶。我知晓海南农民每天
素有饮咖啡的习惯，就如内地人喝茶，但
老人这种混搭喝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委
实新奇。有人问咖啡加茶影响睡眠吗？
老人呵呵一乐，说别人喝咖啡睡不着，我
是每晚不喝咖啡就睡不着。
老人叫冯明芳，今年60岁，是永兴

岛第一个落户的居民。1989年，他随母
亲迁户，在此落地生根。那时这位25岁
的万宁港北青年身材挺拔，脚下虎虎生
风，未承想往后余生都将和这个小岛紧
密相连。母亲当时是鸟粪公司职工，隶
属海南供销社。永兴岛是众多鸟类的
栖息地，干鸟粪富含磷，是上等肥料，非
常抢手，远销广东番禺、中山等地，当时
需要批指标才能购买。1957年，冯明芳
母亲上岛，这个家庭与小岛的因缘就此
拉开序幕。
眼前的老人头发灰白，清瘦，肤色黝

黑，一张标准的渔民脸。虽上岛只短短
几日，我也能辨识出渔民与其他人的区
别。长年出海捕鱼，黝黑的皮肤就是他
们鲜明的职业标志。老人深吸一口烟，
往长椅上一靠，咧嘴一笑，脸上的皱纹骤
然化开，往事如烟，话匣子就此打开。即
使已至花甲之年，老人依然坚持每周出
海捕鱼。从永兴岛出发，开出十几海里
后，七连屿、赵述岛早已从视野里消失。
放眼望去，碧浪滔天，大海无边，渔船缩
成洪荒宇宙间的小黑点。渔船是 2005
年买的，玻璃钢结构，7米长，当时花了
两万多元。对渔民而言，船就是家，家就
是船。这条小渔船伴随老人多年，早已
成了他最为信任的伙伴。选一处风平浪
静的海域，停船，下网，坐等其成。渔获
好时，一网能收获一百多斤。休渔期不
能出海，手痒难耐，便挥竿钓鱼，运气好
时，能连竿钓上鞍带石斑、马鲛鱼、长吻
鼻鱼、黄斑胡椒鲷。还有一些叫不出名
字的鱼，统称杂鱼。杂鱼煲是海南一道
名菜，选各类小鱼，垫五花肉丝，加姜丝
葱蒜，淋上酱醋，文火慢炖，香气扑鼻，肉
质鲜美，入口即化。
这无风的午后，阳光猛烈，炙烤万

物，仿佛能嗅到老人皮肤褶皱中散发出
的海洋气息。那是长年与海洋鱼类打交
道的烙印，早已融入肌肤。我们渴望听
到一则海明威式“老人与海”的故事。老
人抿嘴一笑，说起了遭遇鲸群的往事。
几十头鲸鱼排山倒海一般游来。海面不
时响起一阵阵啊——呜呜的巨响。呜呜
的声音拉得很长，像鲸鱼的高歌，余音绕
梁，传去数里远。那时老人刚撒下渔网，
鲸群游得很快，已经来不及收网。小渔
船一阵抖动，鲸鱼绕开渔网，从船底钻
过，转眼消失于苍茫大海中，一切像梦境
一样。这么壮观的鲸群，他也只见过一
回，后来再也没遇上过。
老人回忆起当年上岛时的情形，依

然忍不住摇头叹息。那时岛上条件之艰
辛超乎想象。上世纪90年代，全岛不通
水电，饮用水主要靠雨水接济。一旦下
雨，所有坛罐盆都用上，水蓄进池子里，
供日常生活。时间一久，池底生满青苔、
跳虫，不忍卒视。即使如此，那也是岛上
唯一的淡水来源，弥足珍贵。补给船通
常两个月才来一次，遇上台风和恶劣天
气，时间更久。长时间没有蔬菜、水果，
身体缺少必要的维生素，每个人都患有
严重的便秘。如今无线网络覆盖永兴岛
上每个角落。海水淡化厂四台机组马力
全开，每天能提供一千吨生活用水，足以
保证全岛日常生活用水。
渔民信奉传统，不带女眷上岛，家属

都生活在几百公里外的陆地上。岛上面
积仅3平方公里，绕岛一圈也不过个把钟

头。除了捕鱼，平常的生活异常单调枯
燥。岛上没有通讯，与外界几无联系。永
兴岛直到2003年才开通40门无线电话，与
外界的联系逐渐正常化。出海捕鱼，最怕
遇到恶劣天气。人之于大海，如沧海一
粟。老人提起当年遭遇过的龙吸水，依然
心有余悸。龙吸水，又叫水龙卷，是一种罕
见的自然现象。看上去像一条从海面升起
的巨大水柱，连接着天空中的雷雨云，就像
一条神龙在吸水一样。龙吸水破坏力极
强，伴随着高速旋转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
涡旋，能轻易吹翻船只，船毁人亡，渔民谈
起龙吸水都会为之色变。老人回忆最危险
的一次，船翻了，所有人都落了水，万幸的
是附近正巧有船只路过，搭救了他们。
老人烟瘾大，烟雾缭绕，漫过头顶，与

正午燠热饱满的热带气息融为一体。“都熬
过来了。”老人大手一挥，似乎要与过去的
一切挥手作别。对于眼下的生活，老人显
然非常满意。现在岛上的渔民大多栖居于
北京一横路上，原籍以万宁、琼海一带的渔
民为主。以前渔民上岛，住的是自己搭建
的帐篷或活动板房，在台风面前不堪一
击。2006年，南村与北村申请合并，成立村
委会，2009年获准复批，2013年正式更名为
社区。老人一年大概有300天在岛上生活，
老伴儿则留守万宁老家。政府给落户的每
家每户都建有独栋的房子，面积按人头算，
7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每年象征性收
取1元的房租。老人的房子一共二层，楼下
的门店作小卖店，由儿子、儿媳料理，销售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岛上的所有商店都没
安装门窗，24小时敞开，真正意义上的夜不
闭户。现在岛上生活用水早已不成问题，
政府给全岛居民免费供给。
除了捕鱼，老人业余生活最大的爱好

是养蜂。岛上植被茂密，花草种类繁多，
很适合养蜂。老人指了指二楼的露台，上
面养了 10多箱蜜蜂。去年丰收，收割了
几十斤蜂蜜。那是纯天然的百花蜜，1斤
能卖 200 多元。3 岁的孙子趴在老人肩
头，静静地听爷爷讲述故事。作为岛上最
年轻的一代人，祖辈们的故事对他来说过
于遥远。如今老人儿孙绕膝，生活美满，随
着年龄的递增，出海捕鱼次数日渐减少。这
片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祖宗海，像一位慷慨
的母亲，无私地哺育着无数后人。
风从南海深处刮来，吹得檄树叶窸窣

作响，我们手捧冰镇椰子，吸溜一口，抵挡
让人昏昏欲睡的赤热。依稀听见老人说，
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出海能经常看见成群
的海豚。这些通人性的海洋精灵，不断在
船头方向高高跃起，背脊在阳光下闪闪发
亮，就像一群渔民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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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闪耀“国货之光”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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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福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英国诗人雪莱
的诗，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年轻时
读中外长篇小说，看见青年男女在困难的境遇中相
互激励，在黑夜里期盼黎明，常在口头或书信中引用
这句诗。诗人以昂扬的姿态，以四季交替给人以信
心，是青春的向往。后来读书多了，中西文化比较，
心里想，雪莱的诗和中国哲学“贞下起元”寓意是一
致的：天道人事循环往复，周流不息，冬天的到来，当
然就预示春天会至、将至。

现在是仲冬，这几天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每天
都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我正住在医院做全面体
检，在病房里走动，透过大窗户欣赏住院楼下法国梧
桐的满树黄色干叶。我知道，再来一场大风，累累黄
叶就会于树干坠落，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必定被无
情的疾风撕去，漫长的一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近年来，我过的是读书写作的生活；读书，是让
我安心的良药。应朋友之邀，几乎每周都要在上海
文汇网的《读书》栏目发表一篇读书随笔；偶尔写篇
散文，也是由读书激发。有时奢望，假如还能回到
校园，每天在图书馆读书，每周向导师汇报读书情
况，每月写篇读书报告，能像王阳明《传习录》里那
样求学问道，那该多好啊！回首一年的读书情况，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读了几本关注打工者或打工者
写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如《我的皮村兄妹》《微尘》
《劳动者的星辰》等。这些作品鲜活、生猛、奇异，我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了解这一类劳动者。如果说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艺术的源泉，那么，这一群在诗
和远方的感召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同胞，就是最有理
由和能力书写时代精神的写作者。最应该注意的
是，这些为了生活从遥远的乡村进入城市的新型劳
动者，当他们还在家乡时，大都有过文学的梦想，他
们的文学创作萌芽，曾经在家乡露出尖尖角；如果

困守贫瘠的土地，生存半径跨不出自家的几亩承包
地，他们的文学梦想说不定就在原地破碎了。闯入
城市后睁眼看见城乡之间存在的反差，劳动过程的
亲身感受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想象力，乡下人的
梦在大城市实现了。通过读这些兄弟姐妹的书，我
认识到，他们本来就具备创作的天赋，只是被生活
的压力遮蔽了自己的天赋，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脱
开身，他们就要在纸上尽情歌唱。

今年，朋友扬之水出版了她的《问学记》，特别嘱
我读后谈点个人意见。我和她认识三十多年，主要
是从书本中和她经常“见面”，对她个人的生活情况
和经历知之不多。她从事名物研究后出版的第一
部著作《诗集名物新证》，我当年收到赠书后就认真
读过，还勉力写了一篇书评。《问学记》记她四五岁
时在王府井书店门口读连环画，参加工作后疯狂买
书读书，在动荡岁月里坚持走一条自学的路，自己
寻找精神的食粮。书中的代序是她的学术自传，也
是时代的写真。她的天分、毅力和经历证明，成才
的道路不仅仅只有一条。问学，既问学于书，也问

学于人。在《读书》杂志当编辑时，因工作的关系，她认
识许多硕学大儒，受到传统文化熏习，在与老前辈的日
常交往中学到了书本中没有的东西。《问学记》中篇幅较
长的是记徐梵澄先生。对于这位年轻时就和鲁迅先生
相亲相近，中途赴德留学，后去印度修道的奇人，扬之
水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徐先生的言行、风度，让读者看到
一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高人是多么可爱。扬之水的书
法，有晋唐小楷的神韵，她主动帮徐先生誊抄诗稿，聪
明人用笨办法，这是最切近的问学。两代学者的交往，
徐先生对扬之水的器重、欣赏，读起来真使人快乐。《问
学记》里悼念语言学家杨成凯的文章，是扬之水少有的
记伤逝的悲怆文字。朋友介绍她认识杨成凯后，她惊
异于杨的天才，知道杨在数学、象棋、版本校雠等方面
无所不精，“可同时与十人对盲棋”。自从两人相识
后，他们每周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碰头，“旧学商量
加邃密”，她在古色古香的氛围里问学于杨，闲谈中
学习版本知识，听杨讲他对词学的认识。《应折柔条过
千尺——送别杨成凯》开头写道：“一夜不能成眠。二
十多年交往，点点滴滴，漫无次序乱絮一般堆叠在眼
前。不是骤然的瞬间之恸，而是缓缓的浸蚀之痛。”这种
对朋友早逝的追悼之文，就是“欲哭无泪”的深度悲伤。

住在医院里，朋友告诉我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教授
逝世，享年91岁。郭先生在当代文学的教材编写和教学
上的贡献，我略知一二；他在孙犁研究上的建树，我知之
甚详。我和郭先生没有直接交往，只是他的《孙犁传》
的读者之一，曾听孙犁老人谈起过他的写作情况。读
到北师大发的讣告后，我请郭先生的学生、中国人民大
学文学院的杨联芬教授代我送一挽联，我写的主要是
郭先生在孙犁研究方面的成就：“耕堂对话存信史/书
传审慎谱犁歌。”为研究孙犁的作品和文学道路，郭先
生曾和孙犁有一场对话。这篇对话是孙犁研究的重要
史料，也透露出郭先生研究路径的消息。当“晚年孙犁”
初露端倪时，在中国的大学里举起研究孙犁的大旗，并
培养几代研究孙犁的后起之秀，郭志刚先生应是第一
人。如今，薪尽火传，孙犁研究已经在全国不少大学展
开，每年都有一百多篇专题论文发表。

看天气预报，昨晚的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我在
年末住进医院，就像一辆汽车进修理厂大修一样，目
的还是为了明年的安全生产，多拉快跑。冬天，在我
心中从来就没有萧瑟感，因为我知道：贞下起元，往而
必复，春天正在前面等着我。

写于2024年12月5日

题图摄影：刘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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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艺术宗师李叔同（1880—1942）才艺卓
绝，早年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
石、善演艺著称于世。然而，38周岁那年，他斩除
世俗羁绊，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从此潜心向
佛，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最终成为一代高僧，被
奉尊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李叔同17岁师从津门唐静岩学习书法篆刻，
1914年加入西泠印社，一生治印赏印论印，识见
独到。他自创锥刀刻印，宗法秦汉，由书入印，冲
淡典雅，简约率真，讲究布局，排列严整，显现出
非凡的生活情趣、人生襟怀和艺术追求。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正式皈依佛
门前，将自己多年来悉心收藏的94方自用印章全
部赠给西泠印社。为保存这些珍贵印章，印社在
孤山山麓鸿雪径的崖壁上凿窟，将印章装入木
匣，封存于洞内庋藏，洞口外覆盖一块碣石，高9
寸，宽1尺，并镌刻由叶为铭（西泠印社“创社四
贤”之一，字品三，号叶舟）题写的阴文小篆“印
藏”两字，左侧题跋6行隶书，记述缘由：“同社李
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
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
云尔。戊午夏，叶舟识。”意指“印藏”是李叔同成
为弘一法师前留给尘世的雪泥鸿爪，亦高度契合
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诗
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青苔覆满石壁，“印
藏”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

1963年秋，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纪念大会

前夕，因担虑“印藏”壁
龛年久泐损，印社决定
开启“印藏”，另予珍
藏。于是，撬开了封闭
45年之久的石碑，取出
木盒，李叔同的印章得
以重现于世，时隔近半
个世纪，它们仍清晰完
好。那块“印藏”刻石，
如今依旧嵌于原处，供
游人观瞻抒怀。

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号漱筒，
一生曾使用李息霜、李哀、李息翁、李岸、李婴、欣欣
道人等40多个名字。综观这94枚印章，印面文字
多为李叔同的姓氏、别号、斋号，边款内容别样丰
富，隐含众多故人往事，见证了他与印友们的金石
交往和真挚情谊。印材质地多为寿山石，刻制时间
大致在1899年至1917年之间，大部分为1912年至
1917年所作。除李叔同自镌的一枚“文涛长寿”白
文印外，其他作者主要由三类人员构成。

一是王福庵、叶为铭等9位西泠印社社员（含
李叔同）的18方印章。王福庵是“创社四贤”之
一，1913年刻“息老人”寿山石方印，边款“福盦
刻，充哀公文房。癸丑五月”。叶为铭所刻“一息
尚存”寿山石方印，上有兽钮；边款“叔同书家所
用之印，今藏印社。戊午五月叶舟记”，系1918年
西泠印社保存“印藏”前补刻。此外，印社社员费

龙丁刻“李叔同”寿山石方印，边款“息翁属龙丁
制于西泠”；另有胡然刻“但吹竽”、经亨颐刻“李
布衣”、王世刻“息翁大利”等。

二是李叔同一生不同时期的好友徐新周、陈
师曾、戈朋云、丁二仲、吴在等书画篆刻家的29方
印章，反映了他与朋友们艺事来往中的交谊。吴
昌硕的篆刻弟子徐新周（年长李叔同27岁，二人
为忘年之交）刻有6方印，包括1899年的“漱筒长
寿”朱文印，1904年的“广平”朱文印、“三郎沉醉
打球回”白文印，1912年的“息霜”白文印、“息”朱
文印，以及“李布衣”朱白间文印。书画家陈师曾
（史学巨擘陈寅恪的兄长）刻有5方印，印文分别
为“叔子”“前世画师”“李布衣”“李息之印”“息翁
晚年之作”，其中“前世画师”取自苏轼诗句“前世
画师今姓李”。戈朋云的“当湖惜霜”印，曾钤盖
于天津博物馆藏李叔同1899年苏体行书《王次回

平江孝仪看灯词》上。
丁二仲刻有3方印，分
别为“管领湖山”朱文
印、“丙辰息翁归寂之
年”白文印、“放浪”朱
文印。吴在1912年刻
有两方印：“李息”白文
印，边款“吴在应李息
命，壬子六月”；“李布
衣”白文印，边款“叔同
命吴在刻，壬子六月三

十日。叔同以徐星周、陈师曾所刻李布衣三字印见
视，且出此石属刻，余率应之，愧涂陈多矣，在记”。

三是“乐石社”社友的赠印。1914年，浙江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成立金石篆刻研究会“乐
石社”，李叔同任首任社长，邱志贞任书记，夏丏
尊和12名学生社友先后刻47方印赠送李叔同。
1913年，夏丏尊刻“哀翁”朱文印，边款“息霜丧
母以后，更名曰‘哀’，有孝思焉。余年前失恃，
余痛未已，今刻此印益增凄怆。癸丑四月十七
夜，丏尊就火作此”。后又补款“丏公制印，息翁
所藏”。同年又作“息翁”白文印，边款“此印自
诩不俗，息霜解人当用之于得意书画也。癸丑十
月望夜，丏翁”。还有一方“哀公”朱文、“李息”
白文两面印，边款“寒夜戏以小石刻息翁名字，
遂赠之，丏记”。学生陈兼善刻“丙辰息翁归寂
之年”寿山石白文长方印，边款“岁次单阏，月旅

黄钟，息翁夫子以芙蓉之产，属篆于其门人兼善。
顾谓善曰：乃者子平麻衣观予相，推予命。咸曰：
丙辰之岁，恐将不讳。因属汝刻此将以记之，文曰
‘归寂’篆用籀斯。善闻命之下，不禁悲增切怛。
窃意昔者，韩王与军校同庚，孔子与周公异相，子
虚之学，圣人罕言，以顺受命，以心胜形，何夫子信
以为然邪？深夜危坐再三思量，乃知夫子之言别
有所指，亦非佛氏之离相，寂实尼圣之乘桴浮海，
夫子以为邪然否乎？善将负笈以从夫子游。乙
卯，受业陈兼善谨记于虎林师校，落一‘灭’字”。
记述了印面内容的由来，即师生的亲密交往、情感
交流和深厚情谊，以及对李叔同的尊崇之情。

印藏西泠，湖山并永。“印藏”艺术地反映了李叔
同早年与金石朋友圈的交往酬唱，再现了他与“百年
名社”西泠印社红尘结缘的过往。鉴赏这些遗世“印
藏”，不仅可以真切领略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篆刻名
家、“乐石社”师生铁笔刻赠印章的各式面貌及其艺
术之美，而且能够充分感受一代奇才李叔同的一生
行谊、印人情怀、德性光辉和精神境界。

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 扬之水《问学记》

江河湖海波光秀，日月星辰满眼收。

壁峭关城多壮丽，词承诗赋尽风流。

新生九域添华彩，老骥倾心作阵头。

残卷山居圆破镜，万邦屹立向神州。

（注：残卷，特指元代画家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

纸本水墨画《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属

国宝级文物。此画几经易手，并因“焚画殉葬”而身首

两段。前段《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

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6月，《富春山居

图》全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首度“合璧”展出。）

走向春天
卫建民


